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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罗斯集中营文学探究 
——以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为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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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
摘要：苏联时期，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，文学艺术受政府严格管控，许多作家、艺术家受到政府官方压迫，被流放至设立在

西伯利亚高寒地区的集中营统一进行劳动改造。在集中营里他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，然而，这些作家继承了俄罗斯文学关注社会现
实、关注底层小人物的传统，用创作将社会弊端暴露在人们眼前。本文试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集中营小说开篇之作《伊
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着手，依托时空体理论，对俄罗斯集中营文学进行简要探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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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俄罗斯的良心（Совесть России ）：揭露
社会真相 

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（1918~2008）被称为“俄罗斯的良心”。

1971 年，其作品《癌病房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“瑞典文学院在颁

奖词中写道：俄罗斯的苦难使他的作品充满咄咄逼人的力量, 闪耀

着永不熄灭的爱火。故土的生活给他提供了题材, 也是他作品中的

精神实质”。[4]49 索氏的作品充满具有俄罗斯民族气质的人道主义精

神。作为一名作家，他把苏联社会最冷酷、不堪揭露的一面展现出

来；作为一位斗士，他把俄罗斯民族的隐忍和对自由的追求诉诸于

文墨中。 

索氏的创作离不开“真实”二字。无论是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

的一天》（下文简称《一天》）还是《古拉格群岛》、《癌病房》以及

《玛特廖娜的家》，这些作品都与本人经历息息相关。在短篇小说

《玛特廖娜的家》中，索氏将他于弗拉基米尔州库尔罗夫区米尔采

沃村任教时在老妇人玛特廖娜家借住的真实事件写成故事，用近乎

白描的手法，讲述了玛特廖娜悲苦的一生及其死亡事件。《一天》

则是根据其在位于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北部爱基巴斯图兹的一个

集中营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。“在集中营里，索尔仁尼琴做着跟普

通犯人一样的劳动，一直到 1951 年夏，索尔仁尼琴在生产队里当

砌石工瓦工，后来被任命为机械制造车间班长”。[2]8-9 索尔仁尼琴在

《一天》中，毫不留情得暴露了苏联社会黑暗、剥夺人性的一面。

这其实也是索氏许多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之一。也正因此，他受到克

格勃的严密监控，甚至被剥夺国籍、流放出境，在国外旅居生活。 

他曾说过：“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

有了另一个政府”。索氏的创作活动紧紧围绕“真相”展开。他揭

露真相，一方面是为了批判社会，同时也是为了警醒大众：我们的

社会、政府和国家病了。这种疾病像癌症一样在不断恶化，扩散到

国家的方方面面。但是，他心中始终保有一个信念：俄罗斯民族会

好转的，国家会痊愈的。即使被剥夺国籍、过着旅居生活，他也相

信，终有一天，会重新踏上俄罗斯的土地。在逃离了苏联的禁锢、

来到美国后，他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自由斗士。然而，他却曾在美

国的讲座上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及西方的自由民主。苏联政府虽抛弃

了他，但他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，他深信着俄罗斯民

族所拥有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力量。 

二、时空交错：一天长于百年 
时空体一词被用来表达时空聚合统一体的概念，最早出现于俄

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研究文献中。他认为“在文学中，时空体里

的主导因素是时间”。[6]22 本节中，笔者以巴赫金时空体为依托，浅

析索氏这部作品中时空的作用。 

《一天》中集中营里的犯人们所遵循的时间是极其固定的。他

们每天五点起床，六点半敲钟上工，八点开始劳动，十二点吃午饭，

六点收工吃晚饭，九点进行晚点名，十点后休息睡觉，有时会碰上

再次点名。集中营对犯人们的活动时间有严苛的规定，小说情节按

时间顺序铺展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犯人们进行不同的活动，也就随

之产生了空间的变化。不难看出，在《一天》中，时间是占据主导

地位的。文学时空体是存在于读者意识中的时空总和，它凌驾于真

实时空而存在，有三个组成部分，其中之一便是超验时间。超验时

间与人类所感知到的外部物理时间不同，它可以被拉伸和压缩[5]97。

因此，尽管作品中只有模糊的时间提示词，只讲述了主人公一天的

经历，但舒霍夫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十几分钟的吃饭时间在

人脑的意识中被延伸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舒霍夫更多吃饭的细节：骚

动着领取午饭、抢座位、端托盘等，甚至还能看见舒霍夫用面包皮

擦碗里的食物残渣，这些细节画面如慢镜头般在我们的脑海中播

放，使得时间在思维中得到无限延长，最终，整部作品营造出一天

长于十年甚至百年的感受。 

时空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则是空间，《一天》这部作品中，故

事主要发生在两个空间内——劳改营和工区。犯人们在劳改营内吃

饭、睡觉、洗澡、看病等，一系列日常生活在劳改营进行。而工区

则是犯人们进行劳动的地方，这两个区域形成了《一天》这部作品

独立的空间，舒霍夫、采扎尔、海军中校等人物在特定的场景内纷

纷展开独有的活动。 

其实，无法将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割裂来看，在《一天》当中，

时间为主线，将故事情节放置到特定的空间场景中依次展开，形成

小说人物生存和故事发展相对独立的时空体，营造了一天长于百年

的效果。同时，《一天》所描写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集中营的一天，

更是苏联历史上存在长达几十年、数量近 500 个集中营的[1]118 集体暴

露。在这些集中营里，有无数个舒霍夫——作者的“同貌人”存在，

《一天》在时空交错中，为千千万万个舒霍夫讲述压迫与抗争的故

事构建了历史大舞台。 

三、时空意象：压迫与精神反抗 
在《一天》这部作品中，时间与空间同时具有强烈的象征与隐

喻意义。“文学中人物内心的声音听起来是一种思想，其本身就是

一种临时的思维流。思想在超越时空体的意识领域填充它作为其中

的内容。”[5]97 主人公舒霍夫的个性与思想超越集中营时空而存在，

同时又被赋予在时空中。因此，透过时间与空间，也就能够解读索

氏创作意图，时空也就具有了象征与隐喻意义。 

1、时间的象征性 

《一天》中，集中营作为极权者，对时间有着绝对的控制。集

中营里没有时钟，犯人们身上禁止携带任何私人物品，因此他们身

上也不可能出现手表等计时工具，即便犯人们会私藏物品，他们冒

着风险藏匿的也是诸如小棍儿、短板条、烟叶等能够使他们得到享

受的物品，而不会携带一块毫无用处的表，因为他们的活动自有定

时。这种剥夺，直接摧毁了犯人们对时间的分配权，他们只能通过

周身的自然环境来预估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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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色还是跟起床时一样黑，但是有经验的眼睛却能够根据种

种细微的迹象毫不困难地断定，很快就要敲钟上工了”。[3]12 

这种长达数十年对时间的剥夺，从心理上彻底摧毁了犯人们对

自我的感知，他们仿佛失去了时间一样，一切听从集中营安排。集

中营也正是通过对时间的控制，形成绝对权威，他们主宰的不仅是

时间，时间在他们手中成为了掌控犯人们的工具，也就成为了剥夺

与压迫的象征。 

然而，俄罗斯民族向来不是懂得屈服的民族，在《一天》中，

集中营通过时间来压迫剥夺犯人，而犯人们自有对抗方法，他们也

利用时间进行对抗。 

“除了做梦以外，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饭的十分钟、吃午饭的

五分钟和吃晚饭的五分钟里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”。[3]10 

“104 队的人大概已经待了二十来分钟了。要知道，冬季的劳

动日是短促的，他们只能干六个钟头的活，这是大伙儿感到最高兴

的是，好像现在离天黑已经不远了”。[3]33 

“他们这样点来点去，真可恨。现在花的时间已经不是公家的，

而是自己的了”。[3]74 

犯人们格外珍惜自己的时间，因为时间对他们来说是除衣食之

外所剩不多、唯一能合法拥有的东西。犯人们拥有的自我时间并不

多，但是他们十分珍惜，哪怕五分钟也要掰成三百秒来过，因为这

段时间是他们自己能够完全支配的。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环境

中，他们没有放弃对时间的渴望，时间是他们心中对生活永不熄灭

的追求，对自由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在心中没有磨灭。他们

所有的精神寄托都在时间之上，劳动时间的减少，哪怕只是一点，

对犯人们来说也是一种幸福。犯人们也许忍受着集中营中的残忍待

遇，但时间成为了他们反抗的工具，尽管是“冷反抗”，但时间已

然成为了精神的向往。 

2、空间的隐喻性 

《一天》中的空间描写虽不多，但却具有一定的隐喻性。集中

营分为劳改营和工区，劳改营中有面包房、指挥部木方、看守室、

木工厂、居住区、新俱乐部、储藏室、小厨房、邮件处、检查处、

理发室、澡堂等，而工区则有汽车修理厂、热电站、食堂。除了集

中营以外还有一个镇子。集中营里设施相对完善，这样的空间排布

形成了一个小型社会，集中营集合了住宿、娱乐、生活、医疗、工

作等不同功能，满足了除犯人们以外各阶层人士活动的需求，使得

犯人阶层与其他阶层产生互动。集中营同时与外界社会产生联系。

集中营内部的小型社会与集中营的外部联系共同展现，从而达到隐

射当时苏联社会的目的。 

“劳改营通过承包工程可以弄到成千上万的额外收入，劳改营

里的军官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。沃尔科伏依就是为这个才拿起鞭子

来的。至于你呢，晚上多给 200 克面包”。[3]39-40 

集中营有自己的运转体系，集中营内部的犯人们也有自己的生

存之道，大家各用手段而活。管理者受到当权者的支配，犯人受到

管理者的压迫，这也是当时苏联社会的一个缩影 

四、结语 
时空在《一天》中得到了独具匠心的运用。索氏用一个人的一

天描写了苏联长达几十年的集中营历史，描写了数千万犯人们的悲

苦生活，同时又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忍耐与反抗精神，这种“冷

反抗”也许并不能改变社会，但这也是俄罗斯民族所具有的独特品

质，他们的忍耐不会永远“无声”，一个个声音最终会汇聚成行动，

正如索氏所说，“每一个普通的话语都应该为推动守旧的巨石贡献

力量，开始时总是很艰难。但是如果所有的物质已经不是你的，也

不是我们的，那就别无选择。但是，一声叫喊，同样会引起山上的

雪崩”。[2]5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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